远方，因诗而驻于心间——评诗集《海色映天》
　　《海色映天》 ，是有关陵水的一部诗集。一个边远之地，一个小县城，随诗来到我们眼前，走进我们心中。诗人来到陵水遇见了另一个自己，遇见了隐于灵魂深处的诗，并被陵水的诗意所浸染。这不是习以为常的山水诗集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诗，而是关乎心灵和家园的精神图景。作为诗现场的陵水，引导诗人进入日常生活里的诗性远方，铺展诗与生活的奇妙而又俗常的相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著名诗人为陵水歌咏，不再是命题作诗，而是任由心绪汹涌，踏浪吟哦。不同审美追求、话语体系和情感语境的诗人，竟不约而同地聚焦陵水的“海洋文化” ，感受“生态之美” ，品“家园之境” 。诗与远方，在陵水得到共时性的完美呈现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诗的品质因陵水而得到提升，为我们书写当下生活、言说地域文化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标。
　　《海色映天》 ，是海洋之诗。陵水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，东濒南海，南与三亚市毗邻。大海，是风景，也是生活的依靠。游客看海，劳作的当地人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诗人漫步于大海生活和风景的双重属性之中，情感在不断地变换，但海浪一直在眼前，涛声阵阵入耳。正如游客到陵水必看海，诗人写陵水必有海。海在诗里，有具象的质感，也有波浪之上的岁月回响。李其文的《渔排之上》 ，直写渔民生活，是一幅画，也是生活的片断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浓缩。张执浩《为疍家渔排而作》 ，“一个男孩坐在舱内/灯火在他头顶摇晃/一个女孩托着腮帮看月亮/海水暗涌着/浪花死去活来” ,是生活的朴实写照，也是梦想的美好闪现。李少君的《海之传说》 ，因大海的博大和自在，让人有渺小和流浪的忧伤。符力的《大海帮我们记住》 ，则把大海当作了时光之器和存储记忆之地。熊焱的《大海是我走丢的故乡》 ，一语道破大海之于人生的意义。他们把大海还原为生存之物，感受其无私的奉献和辽阔的大爱。他们将大海作为心灵之镜，注视自我的人生，倾听暗藏的自言自语。面对大海，诗人之心骚动的同时，渐渐明晰起来，词语如浪花一样洁白而轻灵，而情感和思想走向大海的深邃。从生活到风景，从物象到意象，他们在现实和梦想的交叠处建构朴素与神奇、写实与想象的大海情境。
　　《海色映天》 ，是生态之诗。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诗人，都为陵水的山水环境所折服。在这部诗集中，近百位诗人的诗作都极具美感。陵水扑面而来的本真之美，荡涤了诗人的心魂和诗句。几乎每位诗人都以写真式的手法提及陵水原生态的和谐，并以此结构和点化诗作。以纯净观照纯净，以自然之意滋养诗歌之韵。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诗人来到陵水，写下陵水，诗风变了，诗的外在面貌和内在审美，与陵水的生态风范和人文情怀达到了令人感动的同构。常常是，诗人在忠实地写真，意境却不由自主地生发。生活之景，就这样在一个转身间成为艺术之象。一般的地理诗和抒情诗，多是以独特的景观和瞬间的情绪为诗性爆发点，注重“我”与“物”的对视和交流。“陵水”之诗则不同，诗人在生态之外，又在生态之中，融入陵水的天地之间。“有”与“无”同在，“我”与“物”共生一体。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向往，更有“我”成为大自然一分子的自得。“在分界洲岛。天空的情书正在撩拨海水的这张薄纸，我是字落在纸上的动静。带着体温的动静。像是一朵南方的茉莉。 ” （龚学敏《在分界洲岛》 ）这样的互动，在虚实之间显现意味。“就在那一刻，碎银般的无边山丘/成为我的肉体” （李元胜《吊罗山记》 ）诗人特别的心绪色调，早已是大自然生态里的原生性呼吸。这时候“天地境界”其实已经失去意义，一切都在生态的共同生命体之中，平和且亲近。
　　《海色映天》 ，是家园之诗。胡弦的《和江非在海边抽烟》中，海是海，也不再是海，而是久违的故乡。“我们抽烟，滞留在出发的地方，像被遗弃者摸索身上的火柴。海滩，也许是孩童们欢笑声的产物。……我们就要抽尽各自烟卷里那中年的沉默。 ”北京的师力斌、东北的桑克、山东的蓝野、甘南高原的阿信、蜀中遂州的胡亮、广西南宁的陆辉艳等等，本诗集里的诗人来自四面八方，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生经历。 《海色映天》的副标题为“诗咏陵水作品精选” ，在我看来，与其说是诗人咏陵水，还不如说陵水为诗人提供了回归自我的时空。通读《海色映天》 ，有一个印象相当特别，诗人来到陵水抒情，都把陵水当作了现实和梦里共处一身的家园。这现象很有意思。我们尊重诗人处理不同素材和题材的方式，但内在精神的共通，似乎与此关系不大，而应是陵水的魅力所致。陵水的人间烟火味浓郁而真切，平凡之极后的纯美，或许不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但一定蛰伏于我们的心田。这不是乡愁式的写作，而是诗人回到家园后的平实心跳。诗和远方，在家园般的陵水，诗人们共同完成了对于陵水的精神营建，也发现了生活之诗的更多可能。
　　《海色映天》 ，之于诗人书写现实，有着诸多的参考价值。所有的生活，所有的景象，都可化入诗行。然而，只有听到人与物同行的脚步，并深情而审美地表达，才有可能成为好诗。在这一意义上而言， 《海色映天》是陵水与诗人的一次情投意合的相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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